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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框架引用了十字軍九次東征的歷史，除此之外一切內容都是虛構的，文中提到了兩個宗教，也是劇情需要，絕無歧視侮辱之意，僅供大家娛樂，應該也不會有什麼雷同之處。



經歷了八次東征失敗，教皇感覺已經忍無可忍，欽點麾下第一聖殿騎士，有紅眼銀狐之稱的塞露貝利亞‧布蕾斯來完成第九次也是教皇本人認為的最後一次東侵。



十字軍八次東征均告失利的結果使得保羅三世教皇每日都如坐針氈，民眾對八次東征失利的不滿已經累積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曾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前任被送上了斷頭台，現在這個要命的苦差事落在自己頭上後他才開始真正同情起前任教皇來。



為什麼一定要東征？



因為當時原屬於羅馬天主教聖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了骯髒的伊斯蘭教手中，這是天主教徒不能容忍的事！



塞露貝利亞‧布蕾斯，現年22歲，作為一名女性在其十九歲時擊敗當時的第一聖殿騎士杜夫‧朗格一舉成名，並破列被提拔為聖騎士。



紅眼銀狐是民間對其本人的一種稱呼，因為她有一對紅色的瞳孔及一頭齊腰的銀色長髮，臉龐精緻，揚眉如拔劍出鞘，目光犀利，鼻梁長而挺翹，再配上一對薄唇，令見者無不動容。



其身軀修長，腳踏一雙黑色過膝長靴，身著一套紅黑相間十字軍制服，腰間配有教皇欽賜的銀白細劍，整個人看上去英挺而冷漠。



其在戰場上的表現也是非同一般，其率軍在一年之內就以屠城作為勝利象徵攻下了東羅馬拜占庭王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八次東征失利使得新上任的保羅三世決定孤注一擲，派出這位冷酷的聖騎士率軍開始第九次東征。



大軍出征後在這位女聖騎士的帶領下連戰連勝，歷時三個月時間十字軍以兵臨耶路撒冷城下！



此時耶路撒冷城內一片愁雲慘淡，蘇丹阿迪爾現年七十三歲已如風中殘燭，其三十歲的小兒子阿迪亞在與手下某事商議之後決定使用詐降之計誘騙貝利亞入城，之後再圍而殲之，於是阿迪亞在最後一次禱告後出兵鎮壓了皇宮，親手殺死了自己的父親蘇丹阿迪爾，並砍下頭顱送往十字軍城外大營以示臣服。



貝利亞凝視人頭片刻之後答複使者「回去告訴你們的弒君者，我接受你們的臣服」使者欣然而歸。



「貝利亞大人，您為何要接受這些異教徒的臣服呢？我們應該殺光他們給我們數以萬計的勇士報仇才對！」



「不，接受投降是最好的辦法，現在城中剩下的都是異教徒的死忠份子，進攻的話他們必然會頑抗到底，八次東征已經耗費我們太多了力量了，教廷現在再也承受不起任何損失了，不然也不會派我來了，你說是麼呵呵。他們以如塚中枯骨一般，沒什麼可擔心的。」



「可是………」某事還想說些什麼，但也不想得罪這個頂頭上司，未來的英雄，搖了搖頭把話咽了回去。



因為擔心數年來積攢的仇恨會使士兵和城內的守軍爆發衝突，貝利亞只帶了二千人的的小部隊進城，在群眾讓出的道路中間一路來到了蘇丹的皇宮，蘇丹的小兒子阿迪亞帶領著一幹部下以最高規格的跪拜禮俯於殿中。



「尊敬的塞露貝利亞‧布蕾斯騎士大人，我等已願意真心歸降，願我們都能沐浴在聖光以及大人的光輝下。」說著從地上的一個黃金匣子裡取出一柄權杖並當場折斷並雙手奉上（這裡權杖的意義等同於玉璽一類的象徵）貝利亞接過兩截權杖滿意的點點頭。



「騎士大人，小人屬下官員們都想拜見一下聖光的使者，所以小人為您準備了慶功宴懇請您務必賞臉赴宴。」



席間歌舞昇平一片賓主盡歡的樣子………



「騎士大人，您可真是上帝的使者，您就和您的上帝一樣愚蠢。」



「你說什麼！」貝利亞拍案，起身，拔劍動作一氣呵成，但猛的站起來後迎來的卻是一陣強烈的眩暈感。



「卑鄙的異教徒你下藥了」話剛出口人便癱倒在地。（懶得寫這麼多，用個老套點的劇情）



伴隨著一陣強烈的嘔吐感，，貝利亞緩緩睜開了雙眼，印入眼眸的是一間碩大奢華的臥室，而自己被雙手反剪放在了一張大的有點誇張的床上，貝利亞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之後猛烈的掙扎起來，但手腕腳腕上傳來的劇痛使她入贅冰窟，手筋腳筋已經被挑斷了，冒著血的鮮紅傷口彷彿在給她講述一個絕望的故事。



「嗯，您醒了？對這個房間還滿意麼，這曾經是我父親的臥室，現在是我的了。」說著阿迪亞微笑著擺弄著一根精巧的權杖從窗戶旁邊走了過來。



「你這個該下地獄的異教徒！你這個騙子！」



「不不不，我並沒有完全欺騙您，最起碼我父親的頭就是個真貨。」



「您不愧是沐浴在聖光下的人，您看看您的皮膚，比我見過的最白的麵粉還白，比最好的絲綢還要滑嫩，你們的上帝可真是個會享受的人哈哈哈」



「卑鄙的異教徒，你不怕我城外的大軍麼？」



「哈哈哈，我會拿著您的人頭告訴他們您愛上了聖城的美麗，想在這裡一直待下去，而我盟友，那些被您殺害了家人的拜占庭流亡士兵會幫我收拾您親愛的大軍的。」



「在您被斬首之前讓我看看羅馬的聖騎士有多麼聖潔吧。」



貝利亞知道已經落入了死局，詛咒了一句之後便不在答話。



阿迪亞粗暴的撕開了貝利亞的褻褲，貝利亞只覺得下身一涼微微的收緊了雙腿，但臉上仍是面無表情。



「異教徒！我不會讓你在我身上找到任何快感！我發誓！你只能感覺到自己是在侵犯一個死人！」



「不不不！光是看看您的身體我已經得到無上的快感了，而且您是怎麼知道我對死人也有興趣的呢？哈哈哈哈………這就讓我們開始吧。您喜歡什麼樣的方式呢？要不要有些前戲？還是更直接一點？」



貝利亞此時已然閉起雙眼，心中默念著聖經中的某一段。



「噢對了，您看我真是糊塗了，您是個聖騎士，您還是聖潔的，所以一定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吧，讓我們來一點點前戲如何？保證讓您感到無法抵擋的快樂。」



說著阿迪亞從身上取出一支鵝毛筆，用上面的絨毛輕輕撥弄著貝利亞粉紅色的小陰唇。



從未感受過如此刺激的貝利亞全身一顫，隨即兩股收緊，銀牙緊咬但仍是一聲不吭。



阿迪亞看著貝利亞的反應微微一笑開始進行下一步的挑逗。



阿迪亞雙手把夾緊的雙腿搬開後伸出舌頭，開始用舌尖上下撥弄著那小巧的陰蒂。



啊！的一聲嬌呼之後貝利亞有了一些反抗的動作，此時的刺激比剛才更加激烈，觸碰自己陰蒂的東西溫熱潮濕，感覺奇癢難耐，所以一時不忍叫了出來，之後試圖從新併攏雙腿但是被阻止了。



「怎麼了？我親愛的聖騎士？這些小動作可不像是一個死人能做出來的，您要違背當一名死人的誓言麼？」



語言刺激後貝利亞雖然面色已經潮紅，但依然決定強忍到底，緊閉雙眼把頭偏向一旁，把臉沒入了枕頭中再看不見半分表情。



見此情景阿迪亞得意的一笑，舌尖轉向了貝利亞修長結實的左腿上，緩緩的移動，順著滑嫩的皮膚一路舔抵到腳踝處方才停下。



「噢，讚美主神，我發誓！如此秀美的雙腳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貝利亞的腳比一般女人要大一點點，腳面柔白，細看之下能夠看到淡淡的血管，腳趾修長，階梯式的依次向下排列，趾甲瑩潤透亮，反射著阿迪亞放大的瞳孔。



腳底紅潤可人，足弓張弛有度，腳跟渾圓且柔軟並且摸不到死皮。阿迪亞的發誓不假，他確實不曾見過這樣一雙藝術品般的美腳。



阿迪亞抬起一隻玉足放在鼻前深深一嗅，一股淡淡的酸香味頓時刺激了他的大腦，這股酸味及其耐聞，他把自己的鼻子狠狠的按在了貝利亞的掌心處，忘我的呼吸著玉足上的味道，幾分鐘之後才把鼻子移開。



接著伸出整個舌頭舔舐著貝利亞的腳底。此時的貝利亞感覺有些癢，但比之剛才是好多了。



舔過腳底之後阿迪亞開始有節奏的吸吮起她修長的腳趾，舌頭不停的在趾間環繞換位。這是貝利亞的呼吸一滯，舒服的感覺刺激著她的神經，腳尖不由得併攏彎曲把阿迪亞的舌頭都夾住了。



「怎麼樣我的騎士大人，很舒服吧。」含著貝利亞的腳趾他輕輕的說道。



此時貝利亞豐滿的乳房上的兩粒葡萄已經變得堅硬並挺立了起來，陰道中也開始分泌出了晶亮的液體，阿迪亞知道是時候了，而他的陽具也已經變得筆直到了極限。



阿迪亞再次分開了她??的雙腿，把嘴湊上去狠狠的吸食了一口分泌液。



「這就是聖騎士的味道麼？」



體會著那淡淡的鹹味，他感覺比聖城每年朝拜時需要喝的聖水要可口多了。



終於，阿迪亞褪下了寬鬆的長褲露出了那已經碩大的陽具，貝利亞只用餘光都可以知道那玩意碩大無比，她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了，但她已無力反抗，只能繼續保持沉默來完成她的誓言。



阿迪亞把龜頭對準了那小巧的陰道口摩擦了幾下，之後整個陽具如同貝利亞帶來的攻城錘一樣，狂暴的沒有任何停頓的刺進了貝利亞的陰戶當中。



來自下體內部的巨疼使得貝利亞再次忍無可忍的叫了出來，她感到身體被撕裂一般的疼痛，雙眼圓整，呼吸頓時變得困難起來。



但阿迪亞不管這些，每一下都把整根陽具狠狠的沒入其中，每次猛烈的抽插都會帶出一股股鮮血，龜頭上傳來的吸力和緊緊的包裹感以是他喪失了多餘的思考能力。



此時的阿迪亞雙眼通紅，額頭青筋暴起，面目猙獰，看在貝利亞眼裡就如同聖經中刻畫的地獄惡魔一般。



貝利亞幾次疼的都快要昏死過去，但她意志堅定，緊緊咬住下唇，試圖轉移下體的撕裂感，但把下唇咬破了都沒有任何用處。



終於，伴隨著一聲怒吼，阿迪亞用盡力氣向前一頂，這才宣告了野獸行為的結束。



血水混合著白漿緩緩流出，但貝利亞的下體已經沒有了任何感覺，只有被撕裂的疼痛感深深刻在了腦子裡。



看著癱倒在床上抽搐的貝利亞，阿迪亞感到有一股別樣的美感，陽具又緩緩的豎了起來。



「騎士大人，您實在是太美了，您看，您的美麗能給我無窮無盡的動力，讓我用您的嘴再來一發如何？」



「好啊，你來，我知道我會死，所以讓我多為你這個凡人做一些貢獻吧。」



阿迪亞看著貝利亞，突然一把揪住她銀色的長髮，硬生生的拽了起來，之後一巴掌狠狠的又把她扇倒在了床上。



「妳想讓我也感到疼痛對吧，妳想咬斷我的寶貝是吧，對不起，我說過了，妳很蠢，所以我清楚妳想幹什麼！不過妳別急，我還說過我對死人也感興趣，等妳被處刑了，我再讓妳這張賤嘴嚐嚐我精液的味道！」



聖城中央廣場上已搭建起一座巨大的處刑高台，十字軍第九次東征的最高統帥將要被斬首的消息已經人盡皆知，貝利亞進城之時被群眾圍觀過，大家都知道今天將被斬首的十字軍最高統帥是一名難得一見的美女，所以民眾們早早的便聚集到了廣場，想佔個好位子親眼見證這一不多見的場景。



此時皇宮中阿迪亞站在貝利亞面前正在下最後通牒。



「親愛的騎士大人，請您考慮考慮我的建議，放棄妳現在的信仰，如果您能跟隨我，您將成為我的王后，我會此給您僅此與我的權利，所以您沒必要在乎別人怎麼說，昨天的我實在是有些粗魯，請您能原諒我，我實在是不忍心看著您這樣的美人就這麼死了。」



「我不會把身體獻給你這樣的魔鬼，如果你想考驗我信仰的堅定，那你注定要失望了」



「這就是您的答覆？確實是讓我失望了，那麼就讓我送您一程吧。來人，叫兩個女奴給我們的騎士大人更衣，那些賤民不配看見她的軀體。」說罷望了一眼床上的伊人嘆了口氣走出了房間。



幾個小時後，聖城中央廣場，等待的不耐煩的民眾們嘴裡爆發出了響亮的歡呼聲，一隊人馬緩緩從南邊走來，為首的是署名手持長矛的士兵，他們是負責在前方開道的，緊隨其後的是四名騎兵，他們護衛在隊伍兩側，中間是四個健壯的奴隸，他們抬著一個簡易的木架，此時的貝利亞端坐在木架正中，雙眼直視前方，表情冷漠，似乎接下來會發生的事與她無關一般。



貝利亞心中凝定，一遍遍默念著騎士宣言，對周身狂熱的民眾發出的各種聲音充耳不聞。



很快隊伍來到了高台下方，兩名奴隸把無法行走的貝利亞抬到高台之上，一人按住一條臂膀，使之雙膝跪地，再上來一人粗暴的按下貝利亞的頭使其無法直視。



民眾們發現期待已久的女囚竟然還穿著衣服，不滿的情緒開始蔓延，人群中傳出了表達不滿的口哨聲。



之後阿迪亞手持權杖緩緩的走上高台，雙手微抬示意大家安靜。



待人群安靜下來後他開始了演講。



「我親愛的人民，今天我們聚在這裡是為了要見證一個偉大的時刻，為了見證這一刻我們流了多少血，受到了多少屈辱，但是，我們終於迎來了這一時刻，勝利的時刻！



她！這個女人！邪惡的十字軍此次的最高統帥！將在今天！將在你我的見證下，在真主的見證下將被處死！她的血，會使我們找回失去的尊嚴！她的肉，將是我們對已逝勇士最好的祭奠！現在我聽到了真主的聲音！真主告訴我：處死她！」



人群重新變得狂熱起來。



兩名奴隸拖拽著貝利亞來到了一尊木樁前，兩名奴隸每人制住一條手臂使貝利亞的頸子架在木樁中央，第三名奴隸挽起貝利亞銀白色的長髮站在一旁。



之後一名頭戴黑色面罩，身材高大，肌肉虯結的劊子手走到台前，他面向群眾，只用單手就舉起一柄巨大的斬首斧像群眾示意，人群中再次爆發出了歡呼聲。



此時貝利亞心中仍然在默念著騎士宣言，面色寧靜，她緩慢而堅定的閉起雙眼靜靜等待著身首異處。



劊子手扭頭看了一眼阿迪亞，阿迪亞微微點頭示意行刑。



劊子手向掌中啐了一口吐沫，雙手提起斧子高高舉起，停在空中做最後的瞄準。



挽住貝利亞長髮的奴隸雙手用力把她的頭向下一拉，劊子手並未發出任何聲音，斧子呼嘯著落下。



重重的砍進了貝利亞修長粉嫩的脖頸中。



貝利亞只感覺到頸子被重物一擠，之後切了下來，砍斷了自己的頸椎，之後切斷了自己的氣管，最後聽到一聲悶響，斧子似乎深深嵌在了木樁中，之後她本能的還想呼吸，但是已經不可能了，缺氧使得她感覺腦子越來越沉重，最後陷在了一篇寂靜的漆黑中………



劊子手單手提起貝利亞的頭進行展示，依然是一頭漂亮的長髮，依然是精緻的五官，但此時在她緊閉雙眼的臉上已沒有了往日的冷漠，斷頸處的皮膚收縮後露出了一截頸椎和喉管，鮮血滴滴答答的從上面流出，此時的她依然美麗，只不過少了一絲生氣多了一抹安靜。



劊子手身邊那失去頭顱的身體此時也失去了克制，兩條大腿猛的向後一蹬，修長秀美的腳趾不斷蜷縮再繃得筆直，兩手十指不斷握拳再鬆開，兩股之間的褲襠處已經侵濕一小塊，而且濕斑還在擴大著。



無頭的身體微微的上下起伏，斷頸處歡快的噴射著一股一股的血箭，整個過程持續了兩分多鐘才漸漸停了下來。



此時的劊子手已經提著貝利亞的人頭在四周展示好幾圈。



之後劊子手命令一名奴隸把貝利亞的屍身抬到了一架手推車中，把她的人頭塞在了她的兩股之間，這名奴隸推著車子在一群士兵的護衛下緩緩走向了皇宮方向。



宮裡，阿迪亞把玩著貝利亞的人頭，失血過多的人頭面色蒼白，雙眼仍然閉在一起，雙唇微張，一截粉嫩的舌頭微微伸出抵在下唇上，散發出一股惹人憐愛的病嬌美感。



阿迪亞把人頭輕輕放在一旁，從托盤中取出一隻貝利亞的玉足開始把玩，五根美趾繃的筆直，此時已有些僵硬，阿迪亞輕輕拂過，使美麗的腳趾不在那麼緊繃，這樣看起來自然一點。



再次把它放在鼻前深深一嗅，依然是那股令人陶醉的淡淡酸香味道，阿迪亞的慾火被這味道一激，陽具勃起的老高，拿過人頭把雙唇搬開緩緩的把東西送了進去，雖然裡面已沒了熱度，但是柔軟的舌頭卻依然令他瘋狂，美中不足的就是會被她的牙齒刮擦到。



沒有辦法，阿迪亞抽出陽具，把人頭放平，又緩緩的從貝利亞的食道插了進去，食道中殘留的血液就如蜜液一般也能起到潤滑作用。



這怪異的一幕一直持續了半個小時，阿迪亞一股濃漿才從龜頭射出，濃厚的精液從貝利亞的嗓子部位噴射出來，溢出了她的嘴角………



數天後，駐守城外的十字軍大營中收到了一個錦盒，打開錦盒後裡面是一顆已經腐敗的人頭，但可以看出生前是個女人，從人頭的髮色又可以看出這是他們的最高統帥，塞露貝利亞‧布蕾斯聖騎士的首級，有心人甚至還看到了嘴角殘留的精液。



還沒有任何反應的時間，營外就傳來了震耳欲聾的喊殺聲………



第九次東征以失敗告終，群龍無首的十字軍根本不是充滿仇恨的拜占庭人和聖城部隊的對手，十萬大軍被殺的只逃回來了三萬餘人，保羅三世也走上了前代的道路被送上了斷頭台，天主教廷此時已經顏面掃地，而且元氣大傷的他們已經無法組織起第十次東征，十字軍的東征史從此結束。

cover_image.jpg





